
亡命导游变形记：极端环境下⼈性会变得多阴
暗？

逃离⾦三⻆：在缅甸当司机的 397 天 查看详情

有缅甸⼈问沈星星：我们和中国⼈做的明明是⼀样的⼯作，为什么中国⼈就能活

得那么好? 

他指的并不是所有中国⼈，⽽是中缅旅⾏社的团体导游。

这个故事回答了：⼩⼈物在⾦三⻆的⽣活是怎样的？以及极端环境⾥⼈性的变化

有多⼤？ 

这个故事⾥，⼀个中缅旅⾏社的⼩导游因为混的太差，决定做票⼤的。

可做⼤事⼉是危险的。

*** ***

我熟悉了往⼭⾥送货的路线以后，就经常开快⻋，时常保持在 100 码。这样平

时 8 个⼩时的路程，就能缩短到 6 个⼩时。

多出来的时间，我会赶往⼩勐拉，在那⾥好好玩上⼏把牌，或者找地⽅吃顿好

的。

⼀次周末，我到⼩勐拉的时间早，想去赌坊却发现没带现⾦，不想找⼈借钱，只

能像学⽣时代⼀样压⻢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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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边的翡翠⼀条街很热闹，常⻅到中国游客⼿⾥拿着翡翠，不停地掂量。如果有

太阳，他们会放在阳光下仔细端详；也有⼈⾃带⼩⼿电，⽤⼿罩住翡翠，透过⼿

电的强光来观察。嘴⾥说着我听不懂的专业词汇，和缅甸商家⽤半熟不熟的英⽂

互相还价。

我甚⾄⻅过有⼀个游客，从包⾥掏出做⼯精致的⼩天平，⼀家家店地测试过去，

就为了买到价格最低，重量最重的翡翠。

其实⼤部分的游客，连 B 货和 C 货都很难分清。

我混在⼀群中国游客后⾯，晃荡起来。

刚觉着⽆聊，就听到⽿边传来⼀个声⾳：「这个你要卖五万，不⾏不⾏，我最多

出五千。」

我赶紧朝着声⾳出现的地⽅打望，⼼⾥想着：这砍价厉害啊。

砍价的是个中年妇⼥，正⼀⼿拿着翡翠⼿镯，⼀⼿伸出五个⼿指，朝着店家拼命

摇头。

店家是个缅甸⽼婆婆，⽤很不熟练的中⽂，不停地说：「这个颜⾊很好。」

中年妇⼥的声⾳很⼤，说⾃⼰买过很多⽟，什么价格⼀眼就能看出来。⽼婆婆好

像不会其他中⽂，只是⼀个劲⼉地说⼿镯颜⾊好。

后来价格从五千加到⼀万，⼜加到两万，中年妇⼥说：「我看你是个⽼⼈家，才

特意过来照顾⽣意，要不卖我就⾛了啦。」说完就放下⼿镯，作势要⾛。

⽼婆婆犹豫着点头。中年妇⼥脸上瞬间露出笑容，让⽼婆婆找盒⼦给她装起来。

那个中年妇⼥ 40 多岁的样⼦，⽠⼦脸，短发撩在⽿朵后⾯，肩上披了⼀条缅甸

特⾊的丝⼱，和我⺟亲⻓得像。

我在旁边稍稍凑近了点，眼睛朝着⼿镯打量。



我不太懂翡翠，但是好货⻅得多。感觉不太像真的，就过去偷偷提醒了⼀句：

「这⼿镯，你要不再考虑⼀下？」

「你谁啊你？」中年妇⼥听到我的话，往后退了两步。

我当时有点尴尬，这种事⼀向是吃⼒不讨好，但既然说出⼝，就只能接着说：

「我觉得这⼿镯像是漂过的，你要不仔细看下？」

她「哼」了⼀声，说你⼀个⼩孩⼦懂什么啦！她从包⾥掏出⼀沓钱，递给⽼婆婆

两万，把⼿镯装进盒⼦⾥，塞进包。

她转头上下打量我，说我看着挺乖巧，不像是有⼩⼼思的模样，就开始和我说⼀

些看翡翠的技巧。

我赶紧打断她的话，说之前就是随便说说，叫她别当真。

中年妇⼥「哼」了我⼀声，挥⼿让我和她⾛远⼀点。她偷偷告诉我，⽼婆婆是帮

⼉⼦看店，根本不懂价格，叫我有钱也赶紧去买⼀个。

我连忙摆⼿说⾃⼰没钱。中年妇⼥⼜「哼」了⼀声。

正当我和中年妇⼥闲扯的时候，前⾯⼀家装修豪华的⽟器店有⼈吵架，挺多⼈在

围观。

翡翠街附近有不少中国旅⾏团。

在⾦三⻆，中国导游分两类，⼀类是私导，也叫⿊导，专做散客⽣意，招待好奇

⼼重的有钱⼈，体验赌坊、妓院、枪击室、⿊拳场、⽃虎园⼦等等，国内不被允

许的游乐项⽬。

另⼀类是团体导游，三个游客就能组个团。

⼲这⾏不需要导游证，也不需要记住很多名胜古迹的历史，甚⾄不需要⼝才来调

节⽓氛。只要把游客往翡翠街⼀扔，让他们⾃⼰逛。



⽟器店的店家正在和⼀伙中国游客吵架，游客多是⼤爷⼤妈，情绪激动。争吵的

原因是店家卖假货，其中⼀个⽼⼤爷要求退货，店家不肯。

⼀个⼨头，眯眯眼，⼤圆脸的中国导游，畏缩在⼀边，⼀⼿拉着⼤爷⼤妈，⼀⼿

轻轻抵着店家胸⼝，不让双⽅闹起来，嘴⾥还不断⼩声重复：「你们先停⼀下，

你们先停⼀下。」

但是所有⼈都不理他。

⼏分钟后市场管理员赶来，开始和双⽅沟通。没有热闹可看，游客陆续散去。

我始终注视着那个⽊讷的中国导游。经过协调，店家同意退货。中国导游拍了拍

胸⼝，⻓出⼀⼝⽓，站在⻔⼝让游客继续跟着他。

⼤爷⼤妈都不听那个导游的，指责他和店家合伙坑⼈，要求换导游。那导游禁不

住责骂，赶紧打电话叫同事过来，才算平息整件事。

等⼀切都结束，导游就站在我旁边，看着⽟器店发呆。

我觉得他有点意思，就⾃⼰点了⽀烟，然后凑过去，拍他的⼿臂，递过⼀⽀。

导游愣了⼀下，说⾃⼰不抽烟。我对他说：「你指甲盖都⻩了。」

他看了看⾃⼰的右⼿，伸⼿接过烟，说了声谢谢。我看他从⼝袋⾥掏出个⽕机，

点上烟吸了两⼝，才问他：「你叫什么啊？」

「郭⽴⺠。」

我说这名字不错，然后问他，是不是才来⾦三⻆？

郭⽴⺠我点点头，他刚来这⾥两个多⽉，问我怎么知道？我把⼿⾥的烟举起来，

说这⾥的⼈⼀般不抽其他⼈给的烟。

郭⽴⺠问我，「为什么？」



「怕沾毒喽。」我耸着肩膀。

「啊？」郭⽴⺠张⼤嘴巴看着我。

我拍了拍他的背，说开个玩笑，⾃⼰先笑了出来。

郭⽴⺠跟着我笑了⼏声。他⼿⾥的烟原本还剩下半截，但⼿指⼀松，烟掉在地

上，被他⽤鞋⼦踩住。

刚好到饭点，我怂恿他今天过得不顺，⼲脆去吃点烧烤喝点酒。那时我⾝上没带

钱，其实想趁机溜掉，让他付账。

郭⽴⺠摇摇头，说之前⻅过那些被剥⽪挂在钩⼦上的动物，觉得残忍，他不想

吃。

还没等我再说什么，他就先离开了，说⾃⼰今天出了差错，要赶回旅⾏社做检

讨。

隔了个把星期，我⼜⻅到了郭⽴⺠。

那天早上猜叔来我住的地⽅，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？我当时学机灵了，先问什么

事，再回答有没有空。猜叔瞪了我⼀眼，问我还想不想⼲了。

他有⼏个款⼦到时间了，叫我跑⼀趟。猜叔的朋友很多，经常会有⽣意叫他投钱

⼊股。我去收款的数⽬都不⼤，⼀般是⼏台⽼虎机，⼏张台球桌之类的分红钱，

⼀个⽉⼀收，多数时候加起来不到五千块。

「我在云南⼲这个，到这边还是⼲这个。」我很⽆奈，但只能套上⾐服出⻔。

这次他叫我去收⼀家旅⾏社的钱，说是新⼊股的。郭⽴⺠正好就在这⾥⼯作。

我⻅到郭⽴⺠的第⼀眼，⼼⾥觉得这也太巧了，就和他打了⼀个招呼。然后把他

从位置上硬拉起来，说上次约定的烧烤，肯定是要吃了。

他被我缠得没办法，只能同意，依旧说：「那些动物我不吃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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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⽴⺠要和领班请假，我说我认识⽼板，不⽤请。他还是写了假条，不停对领班

鞠躬，嘴上⼀直说着不好意思。

我笑郭⽴⺠，「你倒是⼀个好员⼯。」

他反问：「上班时间外出请假有什么不对？」

当天的烧烤，⽼板每端上⼀盘⾁，郭⽴⺠都要问这是什么⾁。如果是野味，他就

把盘⼦往别处推。

⼏瓶啤酒下去，相互开⼏个玩笑，我们渐渐熟悉起来。郭⽴⺠会说笑话，⽽且没

有「油」⽓，在⾦三⻆不多⻅，让我有把他当朋友的冲动。

我问郭⽴⺠，饭后要不要去下半场，找姑娘耍耍。他连忙摇头，脸上的表情挺害

怕，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。

我问为什么？郭⽴⺠没回答，反⽽给⾃⼰倒了⼀满杯酒，冲我虚敬了⼀下。他⽤

⼒过猛，酒都洒出来了。

和他碰了⼀杯，我才有点明⽩过来：「有⼥朋友了？」

开始他不肯说，被我追问了⼏次，开⼝解释他来到⾦三⻆的原因。

郭⽴⺠是贵州⼈，20 岁，⼤专毕业，学的导游。在国内好多旅⾏社实习过，因

为业绩差，说话也闷，实习期还没过，就被辞退。

他⽗亲很早去世，留下⺟亲⼀个⼈养家。「为了读个烂书，阿妈⽋了很多钱。」

郭⽴⺠说家⾥经济压⼒⼤，看到这边的旅⾏社招聘，只能来闯⼀闯。

我⼼⾥觉得他挺幸运，这家庭背景，在⾦三⻆算是幸福。隔了⼀会⼉我说：「不

对啊，这些和你喜欢的姑娘有什么关系？」

郭⽴⺠说：「没关系。」

我以为他在耍我，有点⽣⽓。



他叹⼝⽓，⽴⻢接下句：「我和那姑娘的关系，就是没关系啊。」

我觉得⾃⼰显得傻，赶紧⼜问郭⽴⺠怎么没想过去追。郭⽴⺠说⾃⼰穷，没钱没

法追⼥孩。⼜很开⼼地说，前段时间带团，发现有地⽅出售名牌包，⼀个只要五

六百，过⼏天发⼯资，就买⼀个寄回去，她肯定喜欢。

「这边还有这玩意？」我想了⼀圈，也不记得⼩勐拉哪⾥有卖便宜的名牌包。

郭⽴⺠说那店家，就算要爱⻢仕的鳄⻥包，只要给钱就能做，保证专柜都认不出

来。

郭⽴⺠说的是仿制品，⽪倒是鳄⻥⽪，就是做⼯次了点。看他⼿舞⾜蹈的模样，

我犹豫了下，没有多说。

我们正说着话，郭⽴⺠忽然⼀拍脑袋，说忘了件事，起⾝就往外⾛。以为有⼤

事，我赶紧跟在后⾯。结果，他就是去⼩卖部打电话。

他嫌店家要的国际电话费太贵，和店家扯了半天。电话接通了，他死死盯着显⽰

屏。

和⺟亲的通话，郭⽴⺠没避讳我，但我也不太懂他家乡的⽅⾔，只听明⽩「注意

⾝体」之类的话。没讲多久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开玩笑说他⼀直盯着电话，店家会担⼼他偷电话。郭⽴⺠没看

我，低头轻声说：「超时要加钱的。」

郭⽴⺠这么⼀闹，烧烤店主以为我们要逃账，双⼿叉腰等着我们往回⾛。

结账时我有点不开⼼，突然发现郭⽴⺠和我⼀样，左眼眼⽩上有颗棕⾊的痣，开

玩笑说⾃⼰是他死去⽼爸还的魂。

郭⽴⺠把拳头举起来，⾝体往前倾，要打我。我把常年别在腰带上的⿊星摔在桌

⼦上，郭⽴⺠的拳头转⽽朝⾃⼰胸⼝狠狠锤，像⼤猩猩。



我笑得肚⼦都要疼了，搂着他的肩膀，说去赌坊玩。郭⽴⺠⾃⼰没钱不敢去，我

说我请客，他不⽤花钱。没想三秒钟，他就点头：「那可以。」

我觉得他有趣极了。

缅北的⾬季经常发⽣滑坡，这时候平常送货的通道就会封闭。政府不作为，障碍

得不到及时疏通，所以我有额外的假期可以挥霍。

那天在家没事做，听到⻔被踹得砰砰响。听声⾳就知道，外⾯站的是郭⽴⺠。⼀

旦开⻔不及时，他能把⻔踹裂。刚打开锁，郭⽴⺠就⼀把推开⻔。⻔框撞到我的

额头，很痛。

他已经连续⼏天在达邦的赌坊熬通宵，把⼿⾥的⼯资全部输光，我想让他出⻔冷

静⼀下。

郭⽴⺠从厕所出来，把剩下的⽜奶⼀⼝喝完，然后摇晃着⼿上的空盒⼦，说⾃⼰

已经闻到翻本的⽓息了，但是听了我的话，收⼿赶过来。他要我赔偿还没来得及

赢的钱。

我只说了⼀句：可去你妈的吧。

听了这句话，郭⽴⺠抬头看了我很久。

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没有回我。

我让他把空盒⼦扔进垃圾桶，问他，你最近玩得这么凶啊？

郭⽴⺠瞪我，说以前都没进过赌场，跟我进去玩了⼀次，赢了⼏千块钱，后⾯就

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我不再继续话题，开⻋带他去⼩勐拉。⻋⼦开出⼗公⾥左右，郭⽴⺠说前⼏天从

⼩勐拉过来时，看到景栋附近有泥⽯流，很多路⾯都塌了。

你不早说，我吼了他⼀声，只能掉头去往⼤其⼒。



⼤其⼒有三多，「冰粉、河鲜、姑娘」，其中姑娘⼜是最多的。

我把⻋开进中国街⼀家名叫「粉红粉红」的 KTV，⽼板叫杨丽，四川⼈，30 多

岁，⻓得⽩嫩。最初跟男⼈到⾦三⻆开⼩吃店，⼿艺好，没⼏年就开了三家分

店。

后来她男⼈吸毒死了，她把⼩吃店都关掉，余下的钱开了这家 KTV，⼜找了个当

地⼩头领，⽣活倒也不愁。

我来的那天杨丽不在，直接前台要了⼀间 VIP。前台是新来的妹⼦，不认识我，

操着⼀⼝浓浓的川普问：「你们两个⼈啊？」

我点头。郭⽴⺠没来过这地⽅，到处打量，眼神⾥满是好奇。

她⼜问了⼀遍，我嫌烦，就直接把房钱结了，告诉她懂规矩，这才有侍应来领

路。

这⾥的 VIP 包间俗称「⼩房」，和国内有些不同，房间⾥除了话筒、屏幕和⾳

响，还有牌桌、冰壶和助⼒床。

年轻游客很少知道「⼩房」，来这⾥玩的都是上岁数的⼈。他们⼀般会先叫⼏个

姑娘，点唱《茉莉花》这样的⽼歌，在朦胧的灯光和甜糯的歌声⾥，赌牌或玩其

他的。

当天，我和郭⽴⺠分别找了⼀个姑娘。让她们陪着我唱了两遍《⻘藏⾼原》，喉

咙都喊哑了。

郭⽴⺠把我拉到⼀边⼩声说，「你说是你请客？我的钱输完了。」我⽩了他⼀

眼，没有搭理。

正事办完了，我仰躺着。想要抽烟，但是烟盒空了，就叫姑娘去拿包七星的蓝爆

珠。

这⾏的姑娘⼤多懒惰，她只⾛到⻔⼝按了铜铃，叫侍应去拿烟。等了三四分钟才

看到侍应过来。姑娘接过烟，问我是不是现在就拆开。



姑娘把烟盒打开，拍了两下盒⼦底，弹出来⼏⽀递给我。

我丢给郭⽴⺠⼀⽀；另⼀⽀夹在中指和⻝指中间，⽤烟嘴不停地敲⾃⼰的⼤腿。

郭⽴⺠叼着烟，拿出打⽕机点⽕。他嘴巴使劲吸了⼏⼝，两颊都凹陷了，还没点

着。他问我这是假的吗？

我嘲笑郭⽴⺠，说他输到⼿都残疾了，连抽烟都不会，让他赶紧把打⽕机丢过

来。

我刚想把⾹烟放在嘴边，余光就看到烟⾝有点点软化耷拉，感觉不对劲。把烟凑

近鼻⼦，使劲吸了⼏⼝⽓，有细微的酸味，我瞬间明⽩了过来。

这⾥是⾦三⻆。

⾹烟有酸味，烟⾝受热变软，只有⼀种原因：烟丝被放进海洛因的液体⾥浸泡

过。

⾹烟放粉是常⻅⼿段。直接卖毒品的⻢仔想要增加收⼊，会把烟丝取出混⼊毒

品，让有钱⼈上瘾。

烟⾥混⼊的毒各种各样，但混海洛因，绝对是最肮脏的⼿段。海洛因之所以被称

为传统毒品之王，就是因为有概率⼀次成瘾，终⽣难戒，抽⼀根结束⼀辈⼦。

「我操！」

我把烟盒摔在地上，骂了很响的⼀声，把⾐服穿上，踩着拖鞋就拉开房⻔。

才出⻔，我⼜折回来把烟盒捡起，再朝着前台的⽅向⾛，郭⽴⺠也赶紧穿⾐服，

跟了过来。

前台有个⻓发左⽿戴⽿钉的男⼈在和前台⼩妹说笑，两⼈就差要亲到⼀起。

我把烟甩进前台⼩妹嘴⾥。接着把⼿伸过去，想抓她的头发，把她从吧台⾥拖出

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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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台⼩妹还没反应过来，旁边的男⼈就冲过来，⾝体挡在我⾯前，⽤不熟练的中

⽂说：「停停停，不要激动。」

我瞥了这家伙⼀眼，收回伸出去的⼿。那男⼈⻅我好说话，往回退⼀步，刚想重

新开⼝，被我抄起的玻璃烟灰缸，砸在了太阳⽳的上⽅。⼒道很⼤，我感觉他的

头⻣可能都凹陷进去了，⾎瞬间就流了下来。

混混打架，讲究先下⼿，下死⼿。

趁着对⽅还没回神，我拿着烟灰缸连续砸他，直到他捂着脑袋躺在地上，我把烟

灰缸丢到⼀边，⼜操起⼿边的升降椅，砸他的双腿，想要打折。打了得有⼗来

秒，旁边的前台⼩妹才反应过来冲出吧台，⼀边拉我⼀边⼤声喊叫。

KTV 的管事带着⼈跑过来，刚开始可能是想把我拉到⼀边，但看清楚我的脸以

后，就叫⼿下把地上的男⼈拖起来，⼀左⼀右驾着。

管事问我什么事，我没说话，把⼝袋⾥的烟盒扔了过去。管事抽出⼀根烟，⽤中

指对着烟⾝弹了⼏下，把烟丝放在鼻孔下闻，明⽩了我打⼈的原因。

⼆话没说，他朝前台⼩妹的腹部狠踹了⼀脚。前台⼩妹整个⼈佝偻着倒退，跌在

地上捂着肚⼦哀嚎。

管事转头让我去旁边休息，他会处理好这件事，给⼀个交代。我拉了个凳⼦，坐

在⼀边，看着管事的问话。

「我请客，你就看着我⼀个⼈上啊？」我仰着头，对站在旁边的郭⽴⺠问。郭⽴

⺠低头看我，瞳孔涣散。

⻅他这半死不活的模样，真是后悔带他过来。

前台⼩妹经不住吓，说那男⼈是缅甸的⼩混⼦，前不久和她谈了男⼥朋友，叫她

在值班的时候留意，想拉过来玩的中国游客下⽔，敲点钱花。

那男⼈⻅我们两个⼈要了间 VIP，郭⽴⺠⼜是⼭⾥⼈进城的模样，以为是来⾦三

⻆尝鲜的「⼤头」，⼜碰上我叫⼈拿烟，就顺势换了⼀包。



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后，没⼼情再唱歌，和管事说按照他们⾃⼰的习惯处理，就离

开了。

才到⻔⼝，我⻅跟在后⾯的郭⽴⺠还是眼神呆滞，从头到尾没说过话，就推了下

他的脑袋，问他怎么了。

郭⽴⺠回过神，先是看了我⼀眼，然后习惯性地低头，右脚⼏根脚趾不停抖动，

问：「我是不是染粉了？」

我本来就是因为郭⽴⺠才被⼈下套，刚才打⼈他⼜只是窝在旁边看，现在还这个

活死⼈模样，我很⽣⽓，踢了他⼀脚。

出了脚就后悔了，赶紧和他说，闻闻是没有瘾的。

郭⽴⺠⾝体特别壮，挨了⼀脚居然纹丝不动，反⽽是听到我的话以后，头⼀瞬间

就抬了起来，看着我问：「真的？」

我打开⻋⻔叫他赶紧上⻋，骂道：「这他妈是常识。」他上了副驾驶，⼀个劲重

复：「是不是真的？」

得到我再三确认后，他⻓⻓舒了⼝⽓，整个⼈躺在座椅上。沉默了挺⻓时间，郭

⽴⺠冒出⼀句话：「我不能染粉的。」

我看着漆⿊的夜空，觉得夜路不安全，想先去找点好吃的，朝泰国的美赛镇驶

去。

⸻⸻⸻⸻⸻⸻⸻⸻

⼤其⼒是缅甸的边境城市，和泰国的美赛只隔⼀条美赛河的距离。

过桥的时候，在⻋头远光灯的照射下，我看到⼏名泰国军⼈端着枪站在⾯前，其

中领头的警察对我⽐了个停⽌的⼿势。等⻋⼦停好，他过来敲我的窗⼾玻璃，要

例⾏检查。



泰国警察腐败现象严重，我从⽪夹⾥拿了⼏美⾦，摇下窗⼾递给领头。领头接过

钱，先看了我⼏眼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微微点头，然后⼜盯着坐在副驾驶的郭⽴

⺠。

郭⽴⺠原先和领头对视，但是很快把头转回去，上⾝挺直，眼睛注视前挡⻛玻

璃，⼀动不动。

领头嗤笑⼀声，然后伸⼿指了指⾃⼰⼿腕的表，⼜朝我伸出五个⼿指，问道：

「OK？」

巡逻队⼀般是三个⼈，六⼩时⼀班，⼀天四班倒，他的意思，是要我在五个⼩时

内回来，不要拖到换班，不然他会很难做。

我朝他⽐了个 OK，⼀脚油⻔，没到五秒，来到了泰国。

虽然只隔了⼀条不宽的河，但美赛和⼤其⼒仿佛两个世界。

90 年代，美赛还和⼤其⼒⼀样，依靠罂粟⽀撑经济。后来泰国政府下严令全⾯

禁毒，边境的泰国⼈没法在当地制毒，全跑到了缅甸。

这边的环境不⽐⼤其⼒好，街上都是垃圾，房⼦也陈旧，但⼈们脸上的笑容，⽐

⼤其⼒要多得多。

⻋⼦停好，我找了⼀家之前去过的⼩吃摊⼦，⽼板是缅甸⼈。美赛的缅甸⽼板，

通常都是下午三四点过来出摊，早晨没有游客才回去。

我要了油条，⾯饼之类的传统边境⼩吃，拿了⼏瓶啤酒放进冰桶，和郭⽴⺠⾯对

⾯坐着。

郭⽴⺠咬了⼀⼝油条，⻢上就吐了出来。我⼏⼝把⼿上的油条吃完，⼜灌了半瓶

啤酒，打了个饱嗝说：「这边的油条和国内不⼀样。」

郭⽴⺠听了我的话，噢了⼀声，忽然沉默下来。好⼀会⼉，才拿起刚才扔在桌上

的油条，⼏⼝啃完，灌了⼀瓶啤酒。他的眼圈开始泛红，很快泪⽔就掉了下来，

喉咙⾥的声⾳都在抖。他把头埋在⼿臂⾥，⾝体不停地颤。



我拿着酒的⼿停在半空，问他：「你要是吃不惯就别吃，犯不着哭得这么凶

吧？」

郭⽴⺠⼜哭了⼀阵，才把头抬起来对我笑：「我想阿爹了。」

郭⽴⺠的⽗亲叫郭强，原先开了⼀家⼩炒店，⽣意⼀般。因为家⾥⽼⼈突发重

病，加上有妻⼦⼉⼦要养，他特别想找赚钱的路⼦。

80 年代的⾦三⻆，流传⼀句俗语：谁家有⼗万株罂粟，他就躺在⾦⼭上。

90 年代，坤沙的倒台和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全⼒合作，海洛因产量锐减，罂粟价

格翻倍，俗语变成：谁家有⼀万株罂粟，他就躺在⾦⼭上。

新世纪以后，因罂粟的种植周期⻓、地域环境苛刻、价格⾼昂、产量不⾜等，海

洛因逐渐被⼈⼯合成的冰毒代替。那句俗语⾥，⼜减少⼀个零。

如果将海洛因形容成⼤⾃然的果实，冰毒就是⼯⼚流⽔线的商品，⽽加⼯的商品

是要原料的。

2004 年，郭强听来馆⼦吃饭的⻝客说，边境地区卖某种感冒药很赚钱，就留了

⼼眼，去实地考察了⼀趟。「阿爹回来的时候，不停着说钱太好赚，太好赚

了。」郭⽴⺠总算停⽌抽泣，⽤ T 恤擤了下鼻涕。

这些被收购的感冒药，最终会被⽤来提炼毒品原料。直到 2005 年，该感冒药被

列为处⽅药，购买途径受限，情况才有所转缓。

郭强在云南碰到的药贩⼦承诺，货有多少就收多少。他没犹豫，把银⾏全部的存

款取出来，加上⼩吃店打的抵押贷款，找亲戚朋友借钱，然后去贵州各地的乡下

诊所和⽆证药店跑了⼀个多⽉，囤了⼗来万元的药，之后租了⼀辆货⻋，孤⾝⼀

⼈前往云南。

⽽后，了⽆⾳讯。

郭⽴⺠⼜拿了⼀根油条，他说⽗亲⾛的那天，给家⾥做的就是油条。说这话的时

候，郭⽴⺠眼睛⼀直在看我，可能他是想要我说⼏句安慰的话。我不想开⼝，就



咬开两瓶啤酒，递给郭⽴⺠⼀瓶。

当时美赛河上，恰好有当地的富贵⼈家结婚。

⼀艘艘⼩⽊船顺流⽽下，船上挂满五⾊的彩灯，船头⽴着铜铸⼩佛像。头戴圆形

草帽，⾝穿艳丽服装的⼥⼈跪坐在船舱，嘴⾥念念有词，⼿上将满满⼀船的⽠

果，丢向岸边，引得游客和当地⼈哄抢、玩闹，众⼈脸上都是笑容，更有情侣在

互相追逐，场⾯很热闹。

我们坐的位置离河⾯有点远，连颗提⼦都抢不到，郭⽴⺠⼀个劲埋怨我。我被他

说得有点烦躁，想结账换个近⼀点的位置。

还没等我有动作，郭⽴⺠把⼿伸进冰桶，掏出鸡蛋⼤的冰块，朝⼈群扔去。借着

灯光我看到，他胳膊上⻘筋都凸出来了。

冰块砸到了⼈，有个家伙捂着脑袋跳脚，以为是旁边的⼈打他，挥拳乱打⼀通，

惹起了不⼩的争端，场⾯更热闹了。

郭⽴⺠⻅到这景象，笑着举起酒，要和我吹瓶。

我问他⼲嘛要这么做。

「什么意思？」郭⽴⺠⼿停在半空，瓶⼝对着⾃⼰。

我指了指下⾯陷⼊混乱的⼈群。

郭⽴⺠嘴巴做出「噢」的动作，并没出声。他把酒放在桌⼦上，对我说：「他们

笑得太开⼼了。」

隔了很久很久，他才继续说：「阿妈病了。」

这之后⼤概过了⼗天，⼀个下着暴⾬的深夜。我正舒服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突

然听到有⼈敲⻔，声⾳很轻。我把⿊星⼿枪拿在⼿⾥，⾛过去开⻔。

⻔⼝站着的是郭⽴⺠，浑⾝上下都是⾬⽔，⼤⼝⼤⼝地喘着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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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他拉进来，郭⽴⺠坐下后没说话，只是重复抽纸擦脸的动作，脸上的⽔都⼲

了，他还是没有停⽌。我觉得太浪费，把纸⼱盒拿⾛，郭⽴⺠这才抬头看我。

我问他怎么过来的，郭⽴⺠说⾃⼰骑⻋过来。犹豫了⼀会⼉，我才问他发⽣了什

么事。

郭⽴⺠没有回我，只是双⼿捂着脸，呼呼喘⽓。

⼜等了半⼩时，电视上的节⽬都放完了，他还是保持同⼀个姿势。我有点烦躁，

骂了⼀声：「去你妈的，给我装死⼈啊？」

没想到这话刚出来，郭⽴⺠换了个⼈似的，冲我⼤吼：「操你妈！」

我有点懵，但也知道这是在发脾⽓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抓起遥控器，⽤⼒扔了过

去，正好砸在郭⽴⺠头上。他额头没出⾎，就是有点红。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说

话。

郭⽴⺠从⼤⼝喘⽓的状态，渐渐平稳下来，向我道歉。

他⼜说：「阿妈⾛了。」

我明⽩过来，去卧室的床底下搬了⼀箱啤酒，搁在他⾯前。

郭⽴⺠先是看着我，然后才把箱⼦打开，抽出⼀瓶来丢给我，然后⼜抽了⼀瓶，

⽤⽛⻮咬开，对着嘴直接喝完。

喝到第三瓶的时候，他胃酸上涌，直接喷了出来，弯腰咳嗽，吐了好⼀阵，稍微

缓过点劲来，他⼜继续喝。我就这样看着他，喝了吐，吐了喝，把房间搞得⼀团

糟。

⼀箱啤酒还差最后⼀瓶的时候，郭⽴⺠醉了，他直接倒在沙发上，睡着了。我没

有管他，⾃顾⾃去了卧室休息。

第⼆天早上，我被⻔外的声⾳吵醒。我揉着眼睛出来，发现郭⽴⺠正拿着拖把拖

地，沙发上的残渣已经被处理⼲净。



我对郭⽴⺠说，「你还算有良⼼。」

郭⽴⺠拿着拖把，直起⾝⼦看我。

「⼲嘛？」我被他看得有点⽑。

郭⽴⺠笑了⼀下，然后和我说，有钱真好。

我问他什么意思？郭⽴⺠说：「要是我有钱，就不来找你了。去找⼗⼏个姑娘，

保证忘掉所有事情。」

「这不是废话嘛！」我想拿烟抽，但是发现烟盒空了，拿着烟盒对郭⽴⺠晃了

晃。郭⽴⺠⼜重复了⼀遍：「有钱真好。」

「你他妈什么意思啊？」我觉得郭⽴⺠有⽑病。

郭⽴⺠说：「要是我有钱，就不⽤抽你的烟，我⾃⼰可以买烟抽。」

房间整理完以后，我想留郭⽴⺠吃饭，他说要回去上班，⾃⼰早上没请假。

「⾏吧。」我叫郭⽴⺠回去的时候，⼩⼼⼀点。⾛出房间的时候，他⼜对我说：

「有钱真好。」

还没等我回答，他接着说：「要是我有钱，就可以像你⼀样开⼤⻋⼦，不⽤借别

⼈的摩托⻋了。」

「啪」

我把⻔给关了。

后来很⻓⼀段时间⾥，我都没有⻅到郭⽴⺠。

直到有次，在⼩勐拉的赌坊⾥玩，⻅到有导游带着⼀⼤伙中国游客，咋咋呼呼地

围在牌桌前，拍照、喧哗，才让我想起他。



我做事不喜欢拖沓，当时就把筹码往⼝袋⼀塞，下了牌桌，去旅⾏社找郭⽴⺠。

他正趴在桌⼦上睡觉。我踢了踢他的凳⼦，醒来后问，最近怎么不来找我玩。

郭⽴⺠起⾝灌了⼀杯芒果汁，⽤⼒敲打⾃⼰的太阳⽳，揉着脑袋和我说，最近旅

⾏社⽣意很好，完全⾛不开。

我笑着说他就⼀个导游，有个屁的⽣意，然后问他出去玩两圈吗。

其实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就是客套⼀下，毕竟他做的是正经⼯作，不能随时逃班。

没想到我话刚说出⼝，郭⽴⺠就⾛到⼀个同事旁边，⽤⼒推了⼀把同事的脑袋，

⼒⽓很⼤，头差点就要撞到桌沿上。

郭⽴⺠叫⼈代替他去领⼀下晚上的游客团。那同事⼈⻓得瘦⼩，看着⽂⽓，被推

以后只是向后缩了下脖⼦，连连点头。

郭⽴⺠冲我挑了⼀下眉⽑，就离开了旅⾏社。

路上，我说⾃⼰刚从赌坊出来，问他去不去？

郭⽴⺠说⾃⼰没钱，如果请两百的筹码就去。他拍我后背，然后把⼿伸进我的裤

⼦⼝袋，想要找筹码。他边搂着我，边说：「你来钱这么快，花点有什么关

系？」

我⼀把推开他，跑远了⼀点⼤声说：「我他妈是第⼀次请你吗？」扯了半天。我

不肯请客，他不肯花钱，郭⽴⺠就提议开⻋去郊区兜⻛。

我嘲笑他：「兜⻛？要不要去春游？初中⽣啊！」郭⽴⺠⼀脚把地上的⽯头踢

开，说随便我安排，反正他没有钱。

五分钟后，我们开⻋前往位于⼩勐拉北部⼭林⾥的⼀个⼩寺庙。寺庙的⾖⼦斋饭

做得好吃，每逢周三，五点到⼋点之间，免费供应。今天刚好是周三。

在去往寺庙的路上，需要经过⼀段很⻓的⼭路，路上没有⾏⼈，只有零星的⼏⼾

农房。这些房⼦破旧，房顶⼤多⽤树枝和树叶盖着，被⾬⽔打湿不断有⽔滴落



下，农⼾在下⾯放⽊桶接着，当做平常烧饭⽤的⽔。

⼀路上我被⻋⾥的空调吹得犯困，快要打瞌睡时，郭⽴⺠拍着⻋窗说尿急，要下

⻋去⽅便。

我吓了⼀跳，故意踩了⼀脚油，想早点到寺庙吃饭。郭⽴⺠喊了三次，⻅我没反

应，就把安全带的扣⼦解开，开始脱短裤。

我⼀脚急刹，把⻋停在路边骂他，郭⽴⺠冲我嘿嘿笑，打开⻋⻔，⼿提着裤⼦下

了⻋。

郭⽴⺠尿了半天还没好，我下⻋抽了根烟。忽然他叫了⼀声，我看到他双⼿捂着

下体跪倒，脑袋顶着地⾯，⽛疼般不停地吸⽓。

我们停⻋的位置前⽅就是⼀家农⼾，郭⽴⺠撒尿之前没看，尿在了别⼈的家⻔

⼝。⼀个七⼋岁的⼩⼥孩，⽤弹⼸射中了郭⽴⺠。

打完⼈的⼩⼥孩，伸⼿指着郭⽴⺠，不停⽤缅语说着话，情绪激动甚⾄原地蹦了

⼏下。

缅甸⼭村的⼩孩特别流⾏玩弹⼸。他们买不起橡⽪筋，就⽤⼀种树⽊的枝条代

替，弹⼒很⼤，搭配⼩⽯块，可以打晕野兔⼦。

郭⽴⺠缓了⼀阵⼦，才渐渐直起⾝⼦，但还是跪在地上。我抽着烟⾛过去，笑着

对他说：「以后你娶媳妇可以找我帮忙啊？」郭⽴⺠瞪了我⼀眼，然后盯着⼩⼥

孩。

忽然，他捡起脚边⼿掌⼤的⽯块，⽤⼒丢了过去。他准头不⾏没砸到，但把⼩⼥

孩吓了⼀跳。她怪叫⼀声，躲到⼤树后⾯，伸出脑袋偷偷观察。

我伸⼿去拉了⼀把郭⽴⺠。「⼈家是个孩⼦，这么认真⼲嘛？」

郭⽴⺠起⾝后，把我的⼿甩开，问我⻋⾥有没有橡⽪管。我问郭⽴⺠想⼲嘛，他

⼜重复了⼀遍要橡⽪管。郭⽴⺠的表情从开始的愤怒转为冷漠。



对于我们这些常年混迹在灰⾊⾏业的家伙来说，什么是玩笑，什么是仇恨，表情

⼀看就清楚。郭⽴⺠当时看我的眼神，是仇恨。

「你这么狠，是想怎么样嘛？」我把⾝体摆直，对他有所防范。郭⽴⺠没有回

答，眼神从直视我的眼睛，转⽽向下瞄了⼏眼。

这眼神我很熟悉，我有时候被猜叔体罚，就会下意识看他⽇常放枪的位置，想着

要不要拼⼀把，把枪夺过来。

想归想，但我不希望失去郭⽴⺠这个朋友，就说：「你不⽤找管⼦，我们跑⻋的

时候，都会带⼀桶备⽤油，就在⽃⾥。」

郭⽴⺠把⽪卡⽃⾥的⼀桶汽油提出来，⾛到农房⻔前，⼀脚把房⻔踹开。发现⾥

⾯没⼈，⾛出来把汽油浇在四周。

他要烧房⼦。

下⾬天不容易点⽕，但这家农⼾算是⽐较富裕，房间⾥有专⻔存放⼲柴的地⽅，

郭⽴⺠在上⾯浇了很多汽油。

他没带⽕机，转头问我借，我犹豫了⼀会⼉还是丢了过去。

⽕⽯被擦亮，⽕焰很快吞没了房⼦。

跑远的⼩⼥孩⼜回来了，看到房⼦被烧，嘴上不停地叫着。她捡起⽯⼦⽤弹⼸打

郭⽴⺠，打到后来没⼒⽓，就改能⽤⼿扔。

郭⽴⺠没有闪躲，反⽽朝着⼩⼥孩靠近，⼀个箭步冲上去，抓住了她。郭⽴⺠刚

才特意剩下⼀些汽油没⽤，他作势要把油浇在⼩⼥孩⾝上。

我叫他不要闹，烧房⼦就算了，别烧⼈。郭⽴⺠没理我，抓着⼩⼥孩的⼿臂，⼀

个劲往外拖。⼩⼥孩在地上不停的踹腿打⼿，胡乱叫喊。

「砰」！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


我朝房⼦开了⼀枪，叫郭⽴⺠冷静点。

郭⽴⺠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才松开了⼿。⼩姑娘⽴⻢朝远处跑去，头也没回。

重新坐到汽⻋上，我问郭⽴⺠是不是有病？郭⽴⺠把头转向窗外，⼀路上都没有

再对我说过话。

到了寺庙，郭⽴⺠在下⻋前和我说了⼀句话：「我家⾥不能断了根。」我没理

他，直接去后院吃斋饭。

吃了三碗，我在庙⾥⾛路消⻝，看到郭⽴⺠在正厅，跪在佛像前⼀动不动，不知

道在想些什么。我已经不想搭理他，觉得他不是正常⼈。

闲逛了两个多⼩时，准备回去的时候，我看到郭⽴⺠还跪坐在地上。唯⼀不同的

是，他笔直的腰背已经变弯，⼤概累了。

我拍了下郭⽴⺠的肩膀，和他说回去了。郭⽴⺠没看我，只是轻轻摇着头。

我⻅他这模样，觉得⾃⼰仁⾄义尽，就独⾃开⻋回了达邦。

2010 年的春节前，猜叔和其他⼿下在⼀起吃饭，饭桌上有⼈说了⼀件趣事。

猜叔出钱参股的旅⾏社⾥，有⼏个中国过来的游客想要从⾦三⻆搞⼤批量的制毒

原料回去，但是没有⻔路，就问了当时带他们团的导游想办法。

导游机灵，找了⼀些废料冒充原料，⾼价卖给了这⼏个游客。游客看不出真假，

回国以后才发现被骗，就想着伺机报复回来。

⼏⼈找了⼀个穷光棍⽼乡，给⼀笔钱安顿了⽼乡的⽼⺟亲，然后让他报团参加⾦

三⻆旅游，找机会给导游扎⼀针。扎针的毒品⾃然是在⾦三⻆当地买。

⽼乡随便找了⼀家⼩店，进去就问⼈家毒品怎么卖？那店家说现在查的严，不同

种类价格不⼀样，问他要哪种。

⽼乡⼈实在，直接说买最贵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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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贵的⾃然就是⾼纯度⽩粉。

其实他在⾦三⻆逛⼀圈回去就⾏了，那⼏个游客也许不会再派⼈来核实。但是⽼

乡讲信⽤，拿到毒品的当晚，就给导游扎了⼀针。他不懂⾏，以为⾎管粗就吸收

得快，直接扎在了动脉上。

导游没⼏分钟就死了。

⽼乡被⼩勐拉警察抓住，如果没⼈出钱，⼀般是要在牢⾥待到死。

因为⾥⾯故事的情景被讲得实在有趣，所有⼈都⼤笑起来。

我愣了⼀会⼉，不明⽩好好⼀个导游，⼲嘛要去搞这些东西，想钱想疯了吧！

那⼈说，好像是那导游的⽼妈要治病，他就开始到处搞钱。

忽然，我想起了郭⽴⺠，发现⾃从寺庙分⼿后，再也没有⻅过他了。

下期预告

我在⾦三⻆⻅识过很多⼈。有的像猜叔，有势⼒有城府，⼿上握着别⼈的命；有

的像郭⽴⺠，不管选择顺从还是发狠，最终也不过是⾦三⻆的牺牲品。但在我眼

⾥，最特别的，还是那个⼥⼈。她叫苏苏，纹⾝店店主。跟我不同，她是主动选

择来到这⾥的，带着她的⼥朋友，还有两把左轮⼿枪。

想起斯坦福监狱实验，什么样的⼈扔进这个罪恶的⼤熔炉⾥，都难幸免。庆幸沈

星星提前逃离 展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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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计他是恨沈星星带他去赌场，染上了赌瘾，本来阿妈就缺钱治病了，他⼜染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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